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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电商认知与农户电商参与行为 

——基于湘粤地区 528 份调查数据 

杨佳利，吴从亮*  

（韶关学院 a.商学院；b.粤北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广东 韶关 512005） 

摘 要：基于湘粤地区 528 份调查数据，运用有序 Probit 模型和 OLS 模型，以农户电商认知为中介变量、数字

培训为调节变量，系统研究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使用替代变量、倾向得分

匹配法进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和程度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素

养能显著提升农户风险控制认知、电商收益认知和可行性认知；电商认知在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和程度

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培训在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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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digital literacy，e-commerce cognition and farmers’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Based on 528 survey data 

 from Hun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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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528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Hun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and by using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and the OLS model,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literacy on farmers’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with e-commerce cognition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and digital training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 has been conducted by using alternative variable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literacy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degree of e-

commerce participation. Digital literacy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farmers’ awareness of risk control, perception of e-

commerce revenue and cognition of feasibility. Farmers’ e-commerce perception plays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literacy o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degree of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Digital training play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literacy on farmers’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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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2年和 202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实施“数商兴农”工程，

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挖掘乡村多元价值，重点发

展农村电子商务等产业。在新发展格局和数智化推

动下，新媒体、新渠道、新业态在农村市场不断下

沉，深刻嵌入农产品交易的各个环节，农村电子商

务迎来了新的契机。 

随着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此

也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曾亿武、秦芳等研究了农村

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1,2]，郭凯凯等探讨了农村电

商的困境与对策[3]。詹晶、周冬等从宏观层面探讨

了农村电商发展的影响因素，认为社会资本、数字

经济、政府支持、市场环境、资源禀赋等因素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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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电商参与行为呈正相关[4,5]；罗磊、李全海等从微

观层面研究得出，个体基本特征、电商认知、先前

经验、家庭特征等是影响农户参与电商活动的关键

性因素[6,7]。闫贝贝等基于种植户调研数据分析得

出，农户信息素养改进了其电商参与行为[8]。 

Gilster 在 1997 年首次提出“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一词，并将其界定为公民基于现代化新技

术对数字信息的认知、理解、记忆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批判性整合能力[9]。欧盟委员会将数字素养概

括为信息、媒介、网络素养及计算机通信技术素养

等方面，以此为依据勾画出数字素养综合分类评价

标准（Dig-Comp2.1）[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

数字素养是面向居民就业与创业，安全且合理使用

数字技术搜集、整理、感知、理解、整合、评价和

创建信息的能力，并构建了包括互联网与通信技术

素养、信息素养、计算机与媒介素养等 7 类素养和

26 项考量指标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11]。Havrilova

从数字信息感知、理解与运用等维度定义了数字素

养的内涵[12]。罗强强等结合中国网民实际，将数字

素养内涵归纳为物理接入、信息搜索与沟通、内容

创建、安全意识与问题解决 5 项综合能力[13]。也有

学者将数字素养界定为具有技术载体的人力资本

并从数字技术触及水平和触及深度两方面衡量[14]。

综上，随着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素

养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具体化与深化，其内容也拓展

到数字技能和信息获取能力之外的方方面面。马帅

等根据数字素养内涵制定评估量表并基于调研数

据测量了居民数字素养水平[15]。近年来，有学者研

究了农户数字素养提升带来的经济效应，指出其不

仅有利于农村减贫和村民家庭财富提升[16]，还有效

推进了数字乡村建设，全面推进着乡村产业与文化

振兴[17]。国内外学者实证检验了农户数字素养对农

民创业[18,19]、共同富裕[20]、家庭商业保险参与[21]、

金融行为[22]等的影响，均论证了农户数字素养的积

极效应。2019 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

到 2035 年，要实现我国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

和城乡数字鸿沟大幅缩小两大目标。 

已有文献较好地探讨了农户电商参与行为的

影响因素，但鲜有文献从数字素养视角研究农户电

商参与行为。虽有文献关注了信息素养对农户电商

参与行为的影响，然而，数字素养与信息素养两者

有着不小差别。数字素养强调微观主体借助数字工

具获取信息、自主批判性思考、创造性学习、在线

社交和价值创造等的综合运用能力，信息素养虽包

含信息获取、沟通与运用能力，但更为侧重软件技

术与信息开发的能力。农户电商参与更依赖个体对

数字技术的综合运用而非技术开发能力，从数字素

养视角研究农户电商参与行为更为合理。此外，数

字素养是否影响农户电商认知，电商认知是否在数

字素养和农户电商参与行为中具有中介传导作用，

这种影响又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这一模块的

理论与实证研究不足。基于此，本文拟先从理论上

厘清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和程度的直接

机制、间接机制和调节机制，然后利用湘粤地区农

户调查数据，考察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行为的

影响，并以农户电商认知为中介变量、数字培训为

调节变量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行为

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政府制定“数商兴农”

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结合前文有关数字素养内涵与测量的文献研

究[9-16,18-22]，参照欧盟数字素养综合分类评价标准[10]，

充分考虑农户实际的数字技术认知和使用情况，本

文拟从数字信息沟通素养、数字内容创建素养、数

字安全素养、数字问题解决素养四个维度综合衡量

农户数字素养，并据此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 

（一）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行为的直接影

响机制 

行为转变理论认为，个体过往经验、掌握的知

识与信息、采取特定行为前的预期、行动后事物可

控程度预判、外部刺激强度等因素对新情境下个体

行为控制力和决策具有重要作用[23]。数字素养对农

户电商参与行为的直接机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得

到解释（图 1）。第一，数字信息沟通素养能提升

农户商机捕捉能力。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市场需

求的瞬息万变，电商行业不断发生变革和创新。电

商企业需要不断关注市场变化、积极跟用户对话、

拥抱数字化，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与发

展。数字信息沟通素养会影响农户信息收集的数量

和质量。丰富的数字知识、高超的数字技能和敏感

的数字意识能够帮助农户捕捉商机并快速应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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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变化，提升数字化情境下农户电商行为的控制力

并改进电商参与行为[2]。第二，数字内容创建素养

能提升农户电商内容营销能力。农户是否具备内容

营销经验和数字化知识是影响其电商行为改进的

关键内因。具有数字内容创建素养的农户能够运用

数字化技术在互联网平台为目标顾客制定符合其

需要、差异化且具有吸引力的营销内容，通过直播、

短视频等新媒体营销传播手段拓展销售渠道，将农

产品信息精准推送给目标顾客并为顾客提供个性

化的线上购物体验，提高农产品品牌价值和客户忠

诚度。具有良好数字内容创建素养的农户往往通过上

述电商经验与知识积累修正其电商参与预期，对新情

境下农户电商行为控制力和决策具有重要影响[12]。第

三，数字安全素养能提升农户电商风险控制能力。

电商平台是一个虚拟网络平台，在帮助农民扩大市

场规模、增加利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交织性、

重叠性、不可预测的数字风险问题。数字风险主要

包括数字支付风险、网络风险、电商运营中的金融

与技术风险等。数字安全素养高的农户风险防控意

识较强，能理性评估信息来源渠道与支付环境，这

会对电商收益预期和活动可控预期产生影响，从而

改进农户电商参与决策。第四，数字问题解决素养

提升农户电商运营能力。农村电商是平台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新媒介、新技术与新知识，其运营涉及目

标顾客选择、农产品选择、平台选择、市场定位、

内容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数字问题解决素养较

高的农户擅长利用社会渠道获得电商所需的社会

资本与技术支持，整合电商资源，以较低的信息搜

集成本和较快的市场进入速度获取竞争优势，管

理、协调并控制电商活动过程，借助自身运营经验

与数字知识积累，改进自身电商参与行为。基于此，

提出假设 1。 

H1：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 

数字素养

电商认知

风险控制认知

可行性认知

数字培训
（数量与质量）

调节机制

农户电商参与行为
（参与意愿和程度）

数字信息沟通素养 商机捕捉能力

数字内容创建素养 电商内容营销

数字安全素养 电商风险控制

数字问题解决素养 电商运营能力

直接
机制

间接
机制

收益认知

 

图 1 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 
 

（二）经由电商认知的间接影响机制 

认知行为理论认为，个体认知是主导其行为的

核心要素，认知失调会导致个体行为产生偏差，而

认知结构重构可以调整人的行为[24]。数字素养对农

户电商参与行为具有直接影响，还通过风险控制认

知、收益认知、可行性认知间接对农户电商参与行

为产生影响。 

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受制于文化程度、信息

积累和互联网使用水平，农民对电商这种近些年萌

生的新商业模式的认知还不全面，甚至仍持排斥的

态度。即使电商为农产品市场开拓和销售提供了机

遇，然而对于大部分农户来说，电商经营仍具有较

大的挑战和风险。电商经营风险主要包括进入与退 

出电商平台的机会成本、数字支付与信贷风险、电

子商务技术和信息风险等[25]。电商风险控制认知是

农户对参与电商活动可能存在的上述风险的认知

及风险控制能力的预判。鉴于电商的数字技术特

性，电商风险控制能力能增强收益认知，对农户参

与电商活动存在积极影响[1,8]。具有较高数字素养的

农户往往能够通过认知结构重构改变对电商的态

度并参与到电商活动中，尽可能规避电商经营风

险、减小操作风险。总之，数字素养高的农户能较

理性地权衡利弊、趋利避害，主动利用电商平台拓

展农产品市场。数字素养通过提高农户风险控制认

知对电商参与行为产生影响。 

收益认知的理论基础是感知有用性。感知有用

性是个体对活动行为带来收益的主观预判[26]。农户

对参与电商活动带来家庭收入增加、生活品质提

升、思维拓展、社交和自我尊重价值感满足等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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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影响其电商参与行为[1,8]。目前农村还存在较多的

剩余劳动力，电商创业的用人成本较低。消费者需

求升级和分级为农产品电商发展带来了市场机会，

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政策环境。传统农产品销售模式受到时空限制，销

路不通畅，农村电商和供应链物流技术快速发展使

农产品跨地区销售变成了现实。数字素养高的农户

能较客观地评价市场与政策环境，对参与电商获利

能力进行合理评价，往往具有较高的收益认知。此

外，收益认知对农户电商参与行为的影响还可从期

望确认理论中得到解释。期望确认理论指出，人的

决策受到先前经验的影响，个体会依据期望值和实

际绩效的差值评价先前决策的满意度，通过正向确

认或负向确认指导后续决策行为[27]。数字素养高的

农户对农产品销售环境具有更深刻的认知，能清晰

地识别电商相较于传统农产品销售的优劣势，相对

于数字素养低的农户来说，他们不仅能对电商收益

做出更为理性和乐观的评估，在实际操作中也能获

得更多经济收益，从而进一步正向确认其后续电商

参与行为。综上，数字素养通过提高农户收益认知

对电商参与行为产生影响。 

可行性认知的理论基础是感知易用性。感知易

用性是个体对活动对象难易程度的主观预判[26]。可

行性认知对个体数字技术采纳行为产生的影响在

现有文献中已得到验证[28]。数字素质高的农户对农

产品销售市场和政策信息的了解更为全面，会主动

学习电商系统经营程序，掌握更多农产品电商的技

术与经营方法，以减少不确定性风险，提高电商参

与可行性认知。此外，有研究表明，在数字化时代，

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能降低农户参与电商活动的

焦虑感，还能降低农户的技术和心理门槛，提升电

商可行性认知，从而改进农户电商参与行为[24]。 

由此，提出假设 2 和假设 3。 

H2：数字素养能显著提高农户电商风险控制认

知、收益认知和可行性认知。 

H3：电商认知在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电商参与行

为中存在中介效应。 

（三）数字培训的调节机制 

“卢因行为模型”指出，人类行为是个人与环

境交互的产物，行为方式、指向和强度受到内外因

双重影响和制约[29]。农户参与电商的行为亦是如

此。数字培训是电商决策的外部驱动力，也是农户

电商业务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2021 年《提升全民

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强调要推动数字培训，

通过提供差异化、优质的数字教育资源，助力农民

跨越“数字鸿沟”、搭乘“数字快车”和共享“数

字红利”。数字培训为农户提供充分的农产品电商

信息和数字技术支撑，激发农户电商参与的主动性

和能动性，促进农户不断接触新事物并养成学习习

惯，提升农户数字素养和参与电商的知觉行为控制

力，并改进农户电商参与的行为。高频次、全面、

切合农户需求的高质量数字培训有助于农户获取

更多有效的农产品市场信息、提升电商数字技术和

互联网经营技能、增强电商的行为控制力，从而改

进农户电商参与行为[30]。基于此，提出假设 4。 

H4：数字培训在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电商参与行

为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本文尝试建立数字素养、电商认知、数字

培训和农户电商参与行为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图 1），

以期为研究农户电商参与行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和说明 

被解释变量：农户电商参与行为，具体包括电

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两项。针对调研对象——农

村家庭户主，设置题项“是否愿意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农产品？”和“农产品电商销售量与家庭农业总

产出比值”来分别衡量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和程度。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素养。从数字信息沟通素

养、数字内容创建素养、数字安全素养、数字问题

解决素养四个维度设计 12 个题项测量（五分类法

赋值：“非常不熟悉＝1；比较不熟悉＝2；一般＝

3；比较熟悉＝4；非常熟悉＝5”），采用因子分析

和累计得分法综合评价农户数字素养。 

中介变量：电商认知。从电商风险控制认知、

收益认知和可行性认知 3 个维度设置 9 个题项进行

测量（五分类法赋值：“非常不同意＝1；比较不同

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采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估农户电商认知水平，数值

越大则电商认知水平越高。 

调节变量：数字培训。从数字培训的数量和质

量两个维度衡量，设置题项“近 3 年接受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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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次数”和“数字培训满足电商参与需要的程

度”来分别衡量农户数字培训数量和质量。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6,8]，从户主个人特征

（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家庭特

征（劳动力数量、收入满意度和家庭支持）、外部

环境（物流条件和基础设施、政府政策、社会资源）

三大模块设定控制变量题项。部分题项采用五分类

法由低到高赋值。变量定义及题项设置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均值 方差 

被解释变量： 

农户电商参与行为 

参与意愿 愿意=1；不愿意=0 0.819 0.386 

参与程度 农产品电商销售量与家庭农业总产出比值 0.293 0.336 

解释变量： 

数字素养 

数字信息沟通素养 了解农产品经营网站：1~5 分 

经常用手机关注农产品市场信息：1~5 分 

经常通过手机软件或电话和他人交流农产品市场信息：1~5 分 

3.309 1.984 

数字内容创建素养 能用手机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观点：1~5 分 

能用手机视频软件创作或发表短视频：1~5 分 

有开通短视频账号或 App 账号销售农产品的想法：1~5 分 

3.176 1.929 

数字安全素养 能清楚识别“网络诈骗”：1~5 分 

能清楚识别“电信诈骗”：1~5 分 

对网络数据资源安全性有一定辨别能力：1~5 分 

3.663 1.905 

数字问题解决素养 能用手机或电脑解决现实中的问题：1~5 分 

会使用农产品电商相关 App：1~5 分 

能利用数字信息决策生产生活的问题：1~5 分 

3.229 1.961 

中介变量： 

电商认知 

风险控制认知 参与电商能减少农产品经营风险：1~5 分 

电商操作风险较小；1~5 分 

电商退出成本较低：1~5 分 

2.965 1.982 

收益认知 电商能增加销量：1~5 分 

电商能增加收益：1~5 分 

电商能增加家庭收入：1~5 分 

2.738 1.997 

可行性认知 掌握农产品电商技能是可行的：1~5 分 

理解农产品电商政策是可行的：1~5 分 

开展农产品电商活动是可行的：1~5 分 

3.090 1.898 

调节变量 数字培训 

数量与质量 

近 3 年接受数字技术培训的次数 1.781 1.641 

数字培训满足电商参与需要的程度：1~5 分 2.603 1.804 

控制变量： 

户主个人特征 

性别 男性=1；女性=0 0.635 0.482 

年龄 19~35 岁=1；36~50 岁=2；51~65 岁=3；65 岁以上=4 2.194 0.831 

健康状况 非常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非常健康=5 3.853 0.869 

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9.389 3.188 

家庭特征 家庭劳动力(成年) 单位：人 2.293 0.696 

家庭收入满意度 家庭年收入水平满意度：1~5 分 2.911 0.803 

家庭支持 家人支持电商参与程度：1~5 分 0.722 0.449 

外部环境 物流条件 0~2 公里=1；2~4 公里=2；4~6 公里=3；6~8 公里=4 1.968 0.810 

基础设施 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1~5 分 3.439 1.010 

政府政策 当地政策对电商参与的支持程度：1~5 分 3.302 1.206 

社会资源 是否有亲戚或朋友从事电商工作：是=1；否=0 0.291 0.455 

 

（二）模型设计 

1．基准模型 

本研究因变量设置两个指标，包括农户电商参

与意愿和参与程度，根据赋值方式的不同，采用

Probit 模型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意愿的影

响，采用 OLS 回归模型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

与程度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𝑃(𝑦𝑖) = 𝛼1 + 𝛽1𝐶𝑖 + 𝜃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𝑗 + 𝜀𝑖   （1） 

𝑦𝑖 = 𝛼2 + 𝛽2𝐶𝑖 + 𝜃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𝑗 + 𝜀𝑖    （2）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数字素养可能经由电商

认知传导机制影响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

参考相关研究[31]，在模型（1）与模型（2）中数字

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影响的回

归系数显著的前提下，还需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

电商认知综合因子的影响。基于前文假设，分别检

验数字素养对农户风险控制认知、收益性认知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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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认知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𝑃𝐸𝑖 = 𝛼3 + 𝛽3𝐶𝑖 + 𝜃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𝑗 + 𝜀𝑖   （3） 

2．中介效应模型 

上述基准模型中，若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则可进一步分析农户电商认知在数字素养影响

农户电商参与行为（意愿和程度）中的中介效应，

模型设定如下[31]： 

𝑃(𝑦𝑖)=𝛼4 + 𝛽4𝐶𝑖 + γ1𝑃𝐸𝑖 + 𝜃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𝑗 + 𝜀𝑖  （4） 

𝑦𝑖 = 𝛼5 + 𝛽5𝐶𝑖 + γ2𝑃𝐸𝑖 + 𝜃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𝑗 + 𝜀𝑖（5） 

公式中𝑃( 𝑦𝑖)代表的是第 i 个农户“电商参与

意愿”的值，𝑦𝑖表示第 i 个农户“电商参与程度”，

𝐶𝑖为第 i 个农户的数字素养，𝑃𝐸𝑖表示第 i 个农户的

电商认知，包含风险控制认知、可行性认知和收益

认知。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𝑗表示控制变量。根据中介效应的检

验程序[31]，若存在中介效应，则数字素养经由电商

认知作用于农户电商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大小为

𝛽3𝛾1+𝛽4，中介效应比重为𝛽3𝛾1/𝛽3𝛾1+𝛽4；作用于农

户电商参与程度的中介效应大小为𝛽3𝛾2，中介效应

比重为𝛽3𝛾2/𝛽3𝛾2+𝛽5。 

3．调节效应模型 

为了进一步检验数字培训数量和质量在数字

素养和农户电商参与行为（意愿与程度）中的调节

作用，本文通过建立数字素养𝐶𝑖与数字培训𝑇𝑖的交

互项展开检验，具体模型如下： 

𝑃(𝑦𝑖) = 𝛼6 + 𝛽6𝐶𝑖 + 𝛾3𝑇𝑖 + 𝛿1𝐶𝑖𝑇𝑖 +

𝜃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𝑗 + 𝜀𝑖          （6） 

𝑦𝑖 = 𝛼7 + 𝛽7𝐶𝑖 + 𝛾4𝑇𝑖 + 𝛿2𝐶𝑖 𝑇𝑖 +

𝜃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𝑗 + 𝜀𝑖              （7） 

四、数据来源与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2 年 8 月—2023 年

3 月在湘粤地区开展的“数字素养与农户电商参与

行为”的调研。湘粤地区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互

联网覆盖率较高，农产品亦颇具地方特色，为发展

农产品电商提供了有利条件。调研覆盖了湖南省长

沙县青山铺镇、果园镇、安沙镇、福临镇、路口镇

五个镇；广东省南雄县全安镇、珠玑镇、百顺镇、

水口镇四个镇；广东省始兴县城南镇、沈所镇、顿

岗镇、罗坝镇四个镇。本次调研共收回问卷 606 份，

整理并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 528 个有效调研样

本，问卷有效率为 87.13%。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调研对象

以男性户主为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 年；平均健

康状况为“比较健康”；受访农户家庭平均劳动力

为 2 个；家庭收入平均满意程度为一般；考虑到农

户风险控制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户本身对风

险态度的影响，调研组另外设置题项测量了农户对

待风险的态度，结果发现，尽管 51.08%的农户是厌

恶风险型，但样本中 81.9%的农户还是愿意拥抱数

字化，认为参与电商的风险是基本可控的。农户电

商参与程度均值为 0.293，表明已经从事电商活动

的农户所占比例并不高。统计结果还显示，受访农

户土地平均经营规模为 8.67 亩，调研地区的网络化

水平较高但物流水平还有待改善。农户数字素养中

数字安全素养均值最高（3.663），其次为数字沟通

素养（3.309），由此可知，在国家防诈反诈宣传下，

农户对电信和网络诈骗的防范能力得到提升，对网

络数据安全性具有一定辨别能力。所有题项和变量

Cronbach’s α 值均大于 0.8，KMO 值和 Bartlett 球形

检验结果均表明表 1 设定题项适合做因子分析。 

（二）数字素养、电商认知与农户电商参与行为 

1．数字素养与农户电商参与行为 

首先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

电商参与意愿的影响，表 2 列（1）展示了加入控制

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农户电

商参与意愿在 1%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然后

采用 OLS 模型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程度

的影响，表 2 列（2）的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

农户电商参与程度在 1%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由此可知，数字素养可有效改进农户电商参与

行为，验证了假设 1。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

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家庭支持和政府政策对农

户电商参与行为（意愿和程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2．数字素养与农户电商认知 

表 2 列（3）汇报的是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认知

的影响结果。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本文还分别检验

了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风险控制认知、收益认知和

可行性认知的影响，结果如表 2 列（4）~列（6）所

示。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认知和三

项分类认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分类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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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数字素养对农户收益认知的影响最强，回归系

数为 1.009；其次为风险控制认知，回归系数为

0.967；对可行性认知影响相对较小，回归系数仅为

0.541。假设 2 得到了验证。控制变量中仅健康状况

和家庭收入满意度对农户电商认知和三项分类认

知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表 2 基准模型与中介效应的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基准模型 中介效应模型 

(1) (2) (3) (4) (5) (6) (7) (8) 

意愿 程度 电商认知 风险控制认知 收益认知 可行性认知 意愿 程度 

数字素养 0.213*** 0.182*** 0.839*** 0.967*** 1.009*** 0.541*** 0.143*** 0.062*** 

 [0.022] [0.023] [0.013] [0.014] [0.016] [0.026] [0.007] [0.008] 

电商认知       0.245*** 0.198*** 

       [0.019] [0.024] 

性别 –0.031 0.064*** 0.067** 0.056 –0.053 0.197*** –0.025 0.051*** 

 [0.019] [0.019] [0.034] [0.036] [0.042] [0.066] [0.019] [0.018] 

年龄 0.01 –0.042*** –0.054** –0.018 –0.023 –0.121** 0.005 –0.031** 

 [0.014] [0.014] [0.025] [0.027] [0.031] [0.050] [0.014] [0.014] 

健康状况 –0.040*** 0.050*** 0.085*** 0.049** 0.080*** 0.125*** –0.033*** 0.033*** 

 [0.012] [0.013] [0.022] [0.024] [0.028] [0.044] [0.013] [0.012] 

受教育年限 0.022*** 0.008** 0.039*** 0.026*** 0.001 0.090*** 0.025*** 0.000 

 [0.004] [0.004] [0.007] [0.007] [0.008] [0.013] [0.004] [0.004] 

家庭劳动力 0.028* 0.003 –0.026 –0.010 –0.076** 0.007 0.026* 0.008 

 [0.014] [0.015] [0.026] [0.028] [0.032] [0.050] [0.014] [0.014] 

家庭收入满意度 –0.008 0.112*** 0.148*** 0.085*** 0.111*** 0.247*** 0.004 0.083*** 

 [0.014] [0.014] [0.025] [0.027] [0.031] [0.049] [0.014] [0.014] 

家庭支持 0.144*** 0.139*** 0.209*** 0.006 –0.037 0.659*** 0.162*** 0.098*** 

 [0.025] [0.026] [0.045] [0.049] [0.056] [0.089] [0.026] [0.025] 

物流条件 –0.006 0.028** 0.029 –0.003 –0.038 0.128*** –0.004 0.022* 

 [0.012] [0.012] [0.022] [0.023] [0.027] [0.043] [0.012] [0.012] 

基础设施 –0.008 –0.037*** –0.064*** –0.050*** –0.031 –0.110*** –0.013 –0.025*** 

 [0.010] [0.010] [0.017] [0.019] [0.022] [0.034] [0.010] [0.009] 

政府政策 0.034*** 0.058*** 0.044** 0.018 –0.038* 0.151*** 0.037*** 0.049*** 

 [0.010] [0.010] [0.018] [0.019] [0.022] [0.035] [0.010] [0.010] 

社会资源 0.042* 0.027 –0.042 –0.092** 0.008 –0.041 0.039* 0.035* 

 [0.022] [0.022] [0.039] [0.042] [0.048] [0.076] [0.022] [0.021] 

_cons 0.488*** –0.472*** –1.154*** –0.559** –0.043 –2.859*** 0.392*** –0.244** 

 [0.113] [0.115] [0.201] [0.217] [0.250] [0.395] [0.115] [0.112] 

N 528 528 528 528 528 528 528 528 

R2 0.721 0.622 0.945 0.943 0.926 0.795 0.727 0.667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3．电商认知的中介效应 

首先，检验电商认知在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电商

参与意愿中的中介效应。表 2 列（1）和列（3）中

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表明可进入中介效应

检验。表 2 列（7）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电商认

知回归系数𝛾1为 0.245，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𝛽4为

0.143，影响均显著，说明电商认知在数字素养影响

农户电商参与意愿中的中介效应存在。进一步观察

发现，列（7）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𝛽4估计值比列（1）

中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𝛽1估计值要小，因此说明电

商认知在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电商参与意愿中起到

部分中介作用，按照前文计算公式，电商认知在数

字素养影响农户电商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为

58.97%。 

其次，检验电商认知在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电商

参与程度中的中介效应。表 2 列（2）和列（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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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表明可进入中介效应

检验。表 2 列（8）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电商认

知的回归系数𝛾2为 0.198，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𝛽5为

0.062，影响均显著，说明电商认知在数字素养影响

农户电商参与程度中的中介效应存在。进一步观察

发现，列（8）中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𝛽5的估计值比

列（2）中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𝛽2估计值要小很多，

说明电商认知在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电商参与程度

中起到较强的中介作用。按照前文计算公式，电商

认知在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电商参与程度中的中介

效应为 72.82%。控制变量中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满

意度和政府政策对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

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据此，假设 3 得到验证。 

（三）数字培训的调节效应 

1. 数字培训数量的调节效应 

表 3 列（1）与列（3）是数字培训数量在数字

素养与农户电商参与意愿中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列（1）显示，数字素养和数字培训数量均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列（3）

是引入数字素养与数字培训数量的交互项后的检

验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和数字培训数量的回

归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交互项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上正向影响农户电商参与意愿，说明数字培训数

量在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电商参与意愿中具有正向

调节效应。 

表 3 列（2）与列（4）是数字培训数量在数字

素养与农户电商参与程度中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列（2）显示，数字素养和数字培训数量均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电商参与程度。列（4）

是引入数字素养与数字培训数量的交互项后的检

验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和数字培训数量的回

归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交互项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上正向影响农户电商参与程度，说明数字培训数

量在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电商参与程度中具有正向

调节效应。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数字培训数量在数字素养

影响农户电商参与行为中的差异性，研究以数字培

训数量均值为分类标准，将样本分为低培训数量组

和高培训数量组进行分组估计，对比表 3 列（5）与

列（7）结果发现，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意愿的

影响系数估计值由低培训数量组的 0.173 显著增至

高培训数量组的 0.189；表 3 列（6）与列（8）结果

显示，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程度的影响系数估

计值由低培训数量组的 0.044 增加到高培训数量组

的 0.223，回归系数值增加幅度较大且检验结果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培训数量多的条件下，数字

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验

证了假设 4。 

表 3 数字培训（数量）的调节效应模型与分组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调节效应模型 分组模型 

(1) (2) (3) (4) (5) (6) (7) (8) 

意愿 程度 意愿 程度 意愿 程度 意愿 程度 

数字素养 0.176*** 0.047*** 0.219*** 0.039*** 0.173*** 0.044*** 0.189*** 0.223*** 

 [0.007] [0.010] [0.006] [0.004] [0.009] [0.005] [0.008] [0.008] 

数字培训数量 0.165*** 0.181*** 0.070*** 0.123***     

 [0.013] [0.005] [0.010] [0.007]     

数字素养×数字培训数量   0.094*** 0.026***     

   [0.004] [0.003]     

_cons 0.335*** –0.160** 0.472*** –0.210*** 0.036 –0.119*** 0.013*** –0.415*** 

 [0.104] [0.063] [0.078] [0.058] [0.137] [0.038] [0.003] [0.09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28 528 528 528 263 263 265 265 

R2 0.771 0.891 0.873 0.909 0.866 0.505 0.995 0.875 

 
 

2．数字培训质量的调节效应 

表 4 列（1）与列（3）是数字培训质量在数字

素养与农户电商参与意愿中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列（1）显示，数字素养和数字培训质量均在 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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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列（3）

是引入数字素养与数字培训质量的交互项后的检

验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和数字培训质量的回

归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交互项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上正向影响农户电商参与意愿，说明数字培训质

量在数字素养与农户电商参与意愿中具有正向调

节效应。 

表 4 列（2）与列（4）是数字培训质量在数字

素养与农户电商参与程度中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列（2）显示，数字素养和数字培训质量均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电商参与程度。列（4）

是引入数字素养与数字培训质量的交互项后的检

验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和数字培训质量的回

归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交互项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上正向影响农户电商参与程度，说明数字培训质

量在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电商参与程度中具有正向

调节效应。 

为更深入地分析数字培训质量在数字素养影

响农户电商参与行为的差异性，研究以数字培训质

量的均值为分类标准将样本分为低培训质量组和

高培训质量组进行分组估计，对比表 4 列（5）与列

（7）结果发现，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意愿的影

响系数估计值由低培训质量组的 0.117 显著增至高

培训质量组的 0.207；表 4 列（6）与列（8）显示，

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程度的影响系数估计值

由低培训质量组 0.034 增加到高培训质量组的

0.190，回归系数值增加幅度较大且在 1%水平上显

著，说明在培训质量高的条件下，数字素养对农户

电商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进一步验证了

假设 4。 

表 4 数字培训质量的调节效应模型与分组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调节效应模型 分组模型 

(1) (2) (3) (4) (5) (6) (7) (8) 

意愿 程度 意愿 程度 意愿 程度 意愿 程度 

数字素养 0.136*** 0.036*** 0.249*** 0.059*** 0.117*** 0.034*** 0.207*** 0.190*** 

 [0.008] [0.007] [0.005] [0.007] [0.009] [0.004] [0.008] [0.008] 

数字培训质量 0.020** 0.079*** 0.070*** 0.040***     

 [0.008] [0.008] [0.004] [0.005]     

数字素养×数字培训质量   0.085*** 0.052***     

   [0.003] [0.002]     

_cons 0.504*** –0.406*** 0.529*** –0.425*** –0.055 –0.166*** 0.006*** –0.410*** 

 [0.113] [0.105] [0.055] [0.071] [0.140] [0.039] [0.002] [0.10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28 528 528 528 190 190 338 338 

R2 0.724 0.688 0.934 0.857 0.912 0.342 0.995 0.821 

 

（四）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上述结果论证了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行

为的影响，然而事实上，农户的数字素养和电商认

知会在农户参与电商实践中不断提升，两者可能互

为因果。本文虽尽可能全面地加入个体、家庭、外

部环境三维度 11 个控制变量，然而，变量遗漏问

题无法完全避免，因此有必要进行内生性与稳健性

检验。 

1．替换自变量测度方式 

采用累计得分法测度数字素养并替换原来自

变量，对数字素养的四项分类素养的测量题项得分

进行加总，计算出农户数字素养总分，采用有序

Probit 和 OLS 回归模型重新检验电商认知在数字

素养与农户电商参与行为中的中介效应。表 5 列

（1）~列（5）是替换自变量测度方式的基准模型

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替换自变量测度方式的

模型检验结果的影响方向与显著性与表 2 中的估

计结果基本一致。结果表明，电商认知在数字素养

的替代变量与农户电商参与行为（参与意愿和参与

程度）中依然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论证了前述结

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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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替换自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意愿 程度 电商认知 意愿 程度 

数字素养 0.027*** 0.051*** 0.107*** 0.018*** 0.008*** 

 [0.003] [0.007] [0.002] [0.001] [0.001] 

电商认知  0.008***  0.093*** 0.205*** 

  [0.001]  [0.021] [0.024] 

_cons –0.229** –0.783*** –5.353*** –0.685*** 0.315* 

 [0.108] [0.110] [0.192] [0.169] [0.16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N 528 528 528 528 528 

R2 0.722 0.62 0.945 0.728 0.669 

 

2．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一步检验。以农户

数字素养因子分析法综合值均值为分类标准，将样

本分为处理组（高于均值）和控制组（低于均值），

选取了核匹配、卡尺匹配和 K 近邻匹配法检验，协

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见表 6，三种匹配方法处理效

应结果见表 7。结果显示，经匹配后大部分控制变

量的标准化偏差小于 15％且大部分控制变量的偏

误降低比例超过 80％。匹配之前，两组在协变量上

存在显著差异，匹配之后在协变量上无显著差异，

匹配处理效应结果较好，能够通过平衡性检验。 

表 6 协变量平衡性检验 

变量 匹配状况 
均值 

偏差比例(%) 偏误降低比例(%) 
两组差异 

处理组 控制组 t p>|t| 

性别 U 0.638 3 0.628 1 2.1  0.23 0.815 

 M 0.638 3 0.623 9 3.0 –41.8 0.38 0.702 

年龄 U 2.832 8 2.728 6 12.8  1.40 0.163 

 M 2.832 8 2.767 8 8.0 37.5 1.03 0.304 

健康状况 U 3.808 5 3.929 6 –14.1  –1.55 0.121 

 M 3.808 5 3.827 9 –2.3 84.0 –0.29 0.774 

受教育年限 U 12.182 0 10.090 0 69.2  7.70 0 

 M 12.182 0 11.838 0 11.4 83.5 1.49 0.137 

家庭劳动力 U 2.313 1 2.260 0 7.7  0.85 0.395 

 M 2.313 1 2.258 4 8.0 –3.0 1.02 0.307 

家庭收入满意度 U 3.094 2 2.613 1 60.7  6.96 0 

 M 3.094 2 3.122 6 –3.6 94.1 –0.49 0.621 

家庭支持 U 0.787 2 0.613 1 38.6  4.40 0 

 M 0.787 2 0.797 9 –2.4 93.9 –0.34 0.737 

物流条件 U 1.960 5 1.980 0 –2.6  –0.27 0.788 

 M 1.960 5 1.980 0 –2.6 0.1 –0.33 0.742 

基础设施 U 3.340 4 3.608 0 –26.3  –2.98 0.003 

 M 3.340 4 3.320 8 1.9 92.7 0.26 0.797 

政府政策 U 3.653 5 2.725 0 82.3  9.25 0 

 M 3.653 5 3.544 3 9.7 88.2 1.34 0.181 

社会资源 U 0.313 1 0.256 3 12.6  1.39 0.165 

 M 0.313 1 0.257 2 12.4 1.5 1.59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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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匹配处理效应结果 

变量 匹配方法 处理效应 

农户电商参与行为 

核匹配 ATT 0.207 

 ATU 0.079 

 ATE 0.159 

卡尺匹配 ATT 0.217 

 ATU 0.071 

 ATE 0.162 

近邻匹配 ATT 0.156 

 ATU 0.168 

 ATE 0.162 

注：核匹配中宽带默认为 0.05，卡尺匹配中半径为 0.02，K 近邻匹

配中设置 K＝3。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湘粤地区 528 个农户调查数据，构建

了数字信息沟通、数字内容创建、数字安全、数字问

题解决的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以电商认知为中介变

量、数字培训为调节变量，系统研究数字素养对农户

电商参与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具

有显著促进效应；第二，数字素养能显著提升农户风

险控制认知、电商收益认知和可行性认知；第三，电

商认知在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和程度中

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第四，数字培训在数字素养与农

户电商参与行为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数字

培训数量和质量较高的条件下，数字素养对农户电

商参与行为的积极影响显著增强。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数商兴农”的

政策建议：第一，不断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布局农村数字信号、智慧农业、物联

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促进农村地区电商发展所需的

交通、冷链物流、农产品加工与存储等基础设施的

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补齐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

施短板，为推动农村电商发展和农户数字素养提升

提供必要的硬件与软件保障。第二，通过多种渠道

提高农户电商参与的风险控制认知、收益认知与可

行性认知。持续做好农村防诈反诈宣传教育工作，

以降低农户电商经营的融资风险，加强对农产品的

市场价格调控并健全农产品市场检测机制以降低

农户电商经营的市场风险；在整体上提升农户对电

商活动的认知水平，帮助农户对参与电商的风险、

收益和可行性做出较理性的评价。第三，提高农户

数字培训的数量与质量。既要系统增加数字培训的

供给频次和扩大数字培训的覆盖面，又要对农户数

字培训需求展开深入调查，为农户提供符合其需

要、教育水平与信息理解能力的高质量数字培训，

确保数字培训供给与需求基本一致，提高数字培训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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